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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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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经常利用代理人战略开展竞争

和博弈，具体表现为支持内战国家的代理人来改变战争进程与结果、扶植

代理人进行权力竞争、利用代理人进行外交角力等。 沙伊之间运用代理人

进行博弈，既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对抗、教派纷争等结构性矛盾使然，也是由

于代理方本身需借助外部力量实现政治与宗教目的。 不过，受直接冲突与

战争高成本及外部环境的约束，两国之间的博弈不会走向正面军事冲突。
截至目前，沙伊的代理人战略加剧了中东政治生态的恶化，加快了地区阵

营化、冷战化格局的演进，加深了中东国家政治的对抗性烈度。 可以预见，
施动方、代理方以及域内外大国关系的演绎将会对沙伊的代理人战略走向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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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 １９７９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成为当代沙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两国摩擦不断、冲突迭起。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动荡、冲突与内战构成了中

东国际政治的基本图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竞争呈加剧态势，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明争”表现为 ２０１６ 年两国断交、发动舆论战等，“暗斗”体现在两国借助代理人战略

在地区展开竞争。 这种代理人战略是指沙伊两国的博弈并非以正面对抗的形式呈

现，而是采取在第三国各自支持己方代理人而产生的间接冲突。 在“阿拉伯之春”发

生后不久，有研究指出，在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教派政治中，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

已经呈现为“冷战代理人战争”的形式。①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沙特与伊朗开展代理人

战略的外在表现，深入分析这种代理化竞争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前景作出展望。

一、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表现

代理人战略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属于间接冲突战略。 它主要是指一个

行为体为获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国外代理人为其利益服务的互

动过程。 代理人战略中包括施动方（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与代理方（ｐｒｏｘｙ）两个行为主体，施

动—代理关系的形成需要相应条件：施动方与代理方基于利益同构之上的行动一

致，双方达成共识或默契，施动方保护与资助代理方，代理方维持施动方的利益。 代

理—施动关系存在三个指标：一是在施动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直接的援助关系，这

种援助包括资助、训练、输送武器和装备，军事人员运送，施动方指导代理方的行动

方向；二是代理人与施动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敌人；三是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关系通常

具有持久性，而非临时性合作。 这里的“代理方”可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可

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准军事化组织等，它们充当大国权力博弈的杠杆。② 代理行为

是代理方的一种自愿行动，不是单纯被施动方利用，而应是双方共同获益。③ 代理人

战略的重要方式包括间接军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叛乱、内战、革命等），提供

培训、输送军事、经济、情报、后勤等方面的资助，或是给予政治支持与外交声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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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ｕｌｉｏ Ｇａｌｌａｒ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Ｉｓａｍ Ｙａｈｉａ Ａｌ⁃Ｆｉｌａｌｉ，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３－４， ２０１２， ｐ． ２５１．

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０ 页。 有学者区分了

战略及政治上独立于代理行动发起者的代理方（ｃｌｉｅｎｔｓ）、在军事行动中保持一定自主性的代理人（ｐｒｏｘｉｅｓ）以及

完全服从于支持国的代理人（ａｇｅｎｔｓ）。 参见 Ｎａｏｍｉ Ｊｏｙ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Ｓｙ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５－７６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１７。

Ｙａａｃｏｖ Ｂａｒ⁃Ｓｉｍａｎ⁃Ｔｏｖ，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Ｗａｒ ｂｙ Ｐｒｏｘ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１９８４， ｐ．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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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代理人化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叙利亚、也门等发生内战的国家发动代理人战争。 国家与国外敌人的

对抗有时并非直接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使用对象国的叛乱力量并把其作为实

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是代理人战略的常见手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爆发的叙利亚内战

成为 ２１ 世纪以来沙特与伊朗间接冲突的首个军事战场。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

伯国家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 （简称“全国联盟”），并向其

提供资金、顾问、后勤援助、军事培训等，提供“陶式”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旨在推

翻什叶派的巴沙尔政权，拔掉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带的立足点。 伊朗在军事和经济

上支持巴沙尔政权，派大批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政府军作战。

伊朗还借助黎巴嫩真主党援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盘踞在叙南部且得到沙特扶持的

叙反对派武装。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爆发的也门内乱中，交战双方分别是逊尼派的哈迪中

央政府军与栽德派（什叶派分支）的胡塞反政府武装。 沙特积极支持哈迪政府，组织

阿拉伯多国联军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对什叶派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实际上采用了借助代理

人与直接参战相结合的混合战争方式。 伊朗一方面公开抨击沙特的“侵略行为”，同

时暗中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援。 有分析指出，也门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

与伊朗地区竞争的产物，是一场双方互不相让的代理人战争。①

其次，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存在内部政治纷争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各自

代理人进行权力角逐。 黎巴嫩基于教派分野存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基督教马龙派

等政治宗教派别，各势力集团之间维系着奇妙的均衡。 一直以来，黎巴嫩逊尼派与

什叶派的国内冲突被看作是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的代理人博弈。② 近年来，黎

巴嫩国内政治格局是由逊尼派政党为主的“３·１４”联盟与黎巴嫩真主党主导的“３·８”

联盟所主导，③前者得到沙特的背后支撑，后者获得伊朗的鼎力支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Ｓａａｄ Ｈａｒｉｒｉ）在沙特宣布辞职，同时指责伊朗在黎巴

嫩建立“国中之国”并把基于武力维系的既成事实强加给黎巴嫩。④ 哈里里辞职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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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Ｅｘｐｌｏｄｅｓ ｉｎ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ｍａｒ ／ ２６ ／ 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ｐｒｏｘｙ⁃ｗａｒ⁃ｙｅｍｅｎ⁃ｃｒｉｓｉｓ，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Ｂａｚｚｉ，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Ｍａｙ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ｄｅｓｋ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ｉｒａｎ⁃ａｎｄ⁃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ｐｒｏｘｙ⁃ｗａｒ？
ｍｂｉｄ＝ ｒｓ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３·１４”联盟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主要包括黎巴嫩力量、未来阵线等政党组织。 “３·８”联盟成

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８ 日，主要包括真主党、阿迈勒运动、社会进步党等政党组织。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ＰＭ Ｓａａｄ Ｈａｒｉｒｉ Ｒｅｓｉｇｎｓ Ｃｉｔｉｎｇ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ｐｍ⁃ｓａａｄ⁃ｈａｒｉｒｉ⁃ｒｅｓｉｇｎｓ⁃ｃｉｔｉｎｇ⁃ｉｒａｎｉａｎ⁃ｍｅｄｄｌｉｎｇ－１７１１０４１１５０２７８０５．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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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际上是伊朗与沙特的竞争，被视为沙伊博弈的延伸。 在伊拉克，伊朗支持包括

伊拉克达瓦党及伊拉克伊斯兰最高指导委员会在内的什叶派政党联盟，努里·马利

基（Ｎｕｒｉ Ｋ．ａｌ⁃Ｍａｌｉｋｉ）、海德尔·阿巴迪（Ｈａｉｄｅｒ ａｌ⁃Ａｂａｄｉ）等多届政府均持亲伊朗政

策，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得到伊朗的政治支持与财政援助。 沙特暗中支持伊拉克反政

府武装及库尔德武装反对什叶派政府，导致沙特与伊拉克两国的关系紧张。 在巴勒

斯坦，伊朗成为萨达姆倒台后哈马斯新的资助方，全力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 被

视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马斯对沙特王室构成威胁，后者公开谴责哈马

斯的行为，并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温和派政治组织法塔赫联合。 随着当前

巴以矛盾的再度升级，沙特与伊朗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较量还将持续下去。
最后，沙伊两国在外交场合利用代理人进行角力。 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冷战

式对抗趋于公开与白热化，地区政治生态呈现对立式与阵营化，作为代理人的地区

小国与政治势力选边站队倾向日益明显。 沙特、巴林等海湾国家内部的大量什叶派

居民，很多情况下被视为伊朗的“第五纵队”。 ２０１６ 年，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

尼米尔，被认为是打击伊朗代理人的重要举措。 该事件发生后，伊拉克什叶派达瓦

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对沙特的行为予以谴责。 之后沙特宣布与伊朗

断交，巴林、科威特、苏丹、吉布提等国家追随沙特先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此外，伊朗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兵组织，实行 “阿拉伯街头战略” （Ａｒａ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包括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及直接向阿拉伯国家民众宣传等，以侵蚀阿拉伯国

家政权。① 伊朗还组织中东国家的什叶派志愿军赶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打击“伊
斯兰国”组织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② 沙特则编织“什叶派阴谋”来挑起

地区教派纷争，以教派为基础定义地区关系结构，力图阻挡伊朗势力的南下西进。
例如，２０１１ 年，占人口多数的巴林什叶派发动反对逊尼派君主政权的示威抗议活动

被指背后有伊朗支持，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派兵镇压了这起示威活动。③ ２０１７ 年底，
伊朗国内爆发的骚乱事件被指与沙特等外国势力的煽动存在关联。

二、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动因

除了正式断交以及外交舆论战外，沙特与伊朗主要采取代理人方式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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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ｉｍｏｎ Ｍａｂｏ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６， ｐ． ６３．

于卫青：《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 页。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ｒａ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ｈｒａｉｎ⁃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ｆｕｅｌｉｎｇ⁃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２１ ／ ＡＦＶｅ６ＷＰＥ＿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ｕｔｍ＿ｔｅｒｍ＝ ．７ｃｆａ４８ｃｃｃ０ｆ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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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 沙特与伊朗两国通过代理人战略进

行地区竞争的原因，主要包括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考虑以

及代理方的利益追求等。

首先，沙特与伊朗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竞争地区主

导权是沙伊两国冲突的主要根源。 两极化格局是国家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天然体系

条件。 大国博弈烈度与代理人战略呈现正相关性，这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国

际政治中有着深刻体现。 沙特与伊朗分别作为中东地区主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国

家，长期围绕区域政治领导权与宗教话语权进行竞争，双方在教派、民族、地缘政治

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互斥性与非兼容性。 例如，实现大国抱负是伊朗全球战略的阶段

目标。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向好与经济形势趋稳，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伊朗重拾区域大国地位的信心，把支持受压迫的什叶派穆斯林

及支持伊斯兰革命作为本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件。 沙特面对伊朗构建的伊朗—伊

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这一“什叶派新月带”，表现出更大的外交焦虑与战略

不安。 在沙特看来，叙利亚、黎巴嫩及也门均涉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严重威胁沙特

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② 实际上，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控制着伊拉克政权，
地区权力与教派平衡被打破。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叙利亚内战是一个平衡的

机会，沙特希望通过推翻阿萨德政权而扳回一局。 克里斯蒂安·格里蒂奇（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指出，外部行为体支持内战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旨在弱化国际对手并损耗

其资源，从而在既有竞争中处于军事优势。③

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角力，使中东地区呈现出某种意义

上的两极格局，主控该地区成为两国共同但零和性的战略目标。 学者贝内代塔·贝

尔蒂（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ａ Ｂｅｒｔｉ）等坦言，伊朗与沙特为了争夺地区霸权，在叙利亚内战中通过

支持各自代理人进行博弈。④ 沙特外交政策精英把巴林、也门及叙利亚等国的政治

动乱视为与伊朗长期竞争地区霸权的场所。⑤ 同时，沙特以“逊尼派利益维护者”自
居，严重依赖瓦哈比教义立国，政权安全是其根本性利益，安全威胁认知的主要来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田文林：《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８０ 页。
Ｊａｍａｌ Ｋｈａｓｈｏｇｇｉ，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Ｉｂｉｓｈ， ｅ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ＧＣＣ⁃Ｉｒ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１５， ｐ． 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ｓｉｗ．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Ｉｂｉｓｈ ＿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ｏｗ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４， ２００８， ｐ． ４８４．

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ａ Ｂｅｒｔｉ ａｎｄ Ｙｏｅｌ Ｇｕｚａｎｓｋ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５－３４．

Ｌａｒｓ Ｂｅｒｇｅ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Ｖｏｌ． 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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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伊朗及政治伊斯兰。 “阿拉伯之春”以后，沙特惊恐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卡塔尔支持的穆兄会与伊朗走近。
事实上，“阿拉伯之春”以后内部压力与地区形势迫使沙特王室采取更多改革措施

以维护政权。① 沙特与伊朗的宗教纷争加剧了地缘政治权力博弈，且二者相互交织。
正如沙特亲王图尔基·费萨尔（Ｔｕｒｋｉ Ａｌ⁃Ｆａｉｓａｌ）所言，伊朗助推教派分立有政治目

的，即影响对象国的政治与政策走向，实现本国权力向这些国家的辐射。② 加上沙特

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这种毗邻性使得地缘政治竞争风险增大，放大了两国教派、权

力等方面结构性冲突的能量。③ 当然，在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过程中，还
存在第三方因素考量，即把代理人作为打击敌方的力量加以扶植。 伊朗借助代理

人抗衡以色列与美国的战略挤压，借此降低自身的安全压力，提升地区政治影响

与地位。 例如，伊朗将黎巴嫩看作是对抗伊斯兰革命的主要敌人———以色列和美

国的前线。④

其次，对于沙特与伊朗这两个施动方来说，采用代理人战略是收益最大化与风

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结果。 狄隆·格罗（Ｔｙｒｏｎｅ Ｌ．Ｇｒｏｈ）认为，从成本与收益比出

发，一国政策制定者乐于通过寻求代理人为己分担成本与风险。⑤ 代理人战略是两

个施动方均缺乏压倒对手的实力与意志，而相对弱小国家的政治势力为对峙双方提

供了博弈场所，施动方则把他国政府或反政府力量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 施

动方与代理方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上，前者使用资源提供保护及经济军事援助，换
取后者在前者要求下采取军事行动。⑥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及、叙利亚、利比亚

等传统阿拉伯强国实力受到重创，沙特总体上经受住了动荡的冲击，且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主要代言人。 伊朗的影响力辐射到从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的西亚地区，

不断上升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博弈方。 沙伊两国旗鼓相当，缺
乏直接战胜对方的基本实力与战略意志，但是双方依靠代理人为己方增加筹码与影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ｄ． Ｍｕｄｄａｓｓｉｒ Ｑｕａｍａ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ｏｌ． ２， Ｎｏ． １－２， ２０１５， ｐ． ７８．

Ｄａｎ Ｄｒｏｌｌｅｔｔｅ， “Ｔｈｅ Ｆｅｕｄ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Ａ Ｓａｕｄｉ Ｖｉｅｗ，”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ｒｇ ／ ｆｅｕｄ⁃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ｖｉｅｗ９０３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保罗·亨塞尔（Ｐａｕｌ Ｈｅｎｓｅｌ）指出，１８１６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约三分之二的大规模战争发生在邻国之间，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９２ 年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全部出现在邻国之间。 参见 Ｐａｕｌ Ｒ． Ｈｅｎｓ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Ｊｏｈｎ 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 ｅｄ．，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ｒ ，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０， ｐ． ５７。

冀开运：《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００ 页。
Ｔｙｒｏｎｅ Ｌ．Ｇｒｏｈ，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ａｐ？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ｃｏｍ ／ ｄｏｃｖｉｅｗ ／ １９３２４６１７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Ｙａａｃｏｖ Ｂａｒ⁃Ｓｉｍａｎ⁃Ｔｏｖ，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Ｗａｒ ｂｙ Ｐｒｏｘ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１９８４， ｐ．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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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借助代理人可以打击与消耗对方的实力，寻求双方力量对比的均衡甚至优势

地位，且这种成本（包括物质成本、人员损耗以及国内国际压力）比直接干预要低得

多。 沙特与伊朗均寻求机会主义收益的增加，通过代理人为双方力量平衡或再平衡

增加砝码。 “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潜力使得沙特认定伊朗试图巩固地区成果及影

响，促使其构建新的阿拉伯联盟制约伊朗威胁。① 沙特通过代理人战略在其他国家

进行反制伊朗的攻势，一方面可以对冲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势力，另一方面可以“御敌

于国门之外”，保证本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定。 同样，伊朗也把代理人战略作为较

为廉价与便捷的扩张方式。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理人方式可以减少沙伊两国正面冲突的风险，为双方都留

下外交回旋余地。 代理人战略是一个施动方通过第三方打击另一个施动方，把第三

方作为其力量与利益的延伸。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度加大，对非

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严重后果有着理性权衡，特别是不会无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所造成的战争破坏性的空前提高。② 代理人战争的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收益最大，
同时外界舆论与民众压力均较小，可以降低投入、分摊战争成本、缓解经济压力，让
代理人承担本该由自己进入对方国家所产生的维持与占领费用，也便于从战争泥潭

中脱身。 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指出，现代战争的重要趋势包括战争破坏性急

剧增强以及民众反战情绪不断增长。③ 当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确保国内政权安

全是沙伊两国的主要目标，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高昂，双方均无法承受这种后

果。 油价低迷给两国带来相应的经济困难，沙特国内面临着政治整合的重大问题，
伊朗鲁哈尼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工作。 沙伊都不愿进行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对

抗，因此通过代理人寻求潜在的责任承担者（ｂｕｃｋ⁃ｃａｔｃｈｅｒｓ），通过转移责任让代理人

制衡对手便成为双方的战略选择之一。 杰兰特·阿伦·休斯（Ｇｅｒａｉｎｔ Ａｌｕｎ Ｈｕｇｈｅｓ）
以叙利亚内战为例指出，代理人战争对于发起国来说不会招致直接军事干预带来的

财政与人力消耗，从而以便利和无风险的方式实现外交目标。④

最后，代理方的利益与政策取向是影响沙伊两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重要因素。
在中东地区，外国援助在干预当地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⑤ 地缘政治、宗教纽带、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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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５８．
Ｇｅｒａｉｎｔ Ａｌｕｎ Ｈｕｇｈｅｓ，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５２２．
Ｂｅａｔａ Ｐａｒａｇｉ，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ｔ Ｉｍｐｅｒ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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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系、族缘关系等因素推动着施动方—代理方利益与政策共同体的形成。 教派

纷争是当前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

派之争，这种教派纠纷的外溢导致沙特与伊朗主动或被动卷入。 例如，长期受到逊

尼派歧视的历史经历，使得中东地区的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倒向非阿拉伯国家的伊

朗。① 同时，较小的海合会国家希望沙特能够保护阿拉伯地区的利益。② 与教派纷

争密切相关的是政权争夺，这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均有明显体

现。 事实上，外部力量支持是暴乱成功的关键性必要条件。③ 内部代理方的自主性

是关键变量，决定着内战行为体对外部力量及干预行为的政治态度与政策选择。④

以叙利亚内战为例，地区大国的军事与财政支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⑤ 在国内

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派别会寻求外部大国的支持，以平衡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这

已经多次被中东国家的政治演进所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冲突方的实力对比关系在代理人战略中有着相应作用。 一

般来说，国内冲突主体的实力对比接近时，一方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追求优势地

位；冲突主体实力对比有较大差距时，一方会寻找外部势力支持实现均势。 布伦

丹·索泽尔（Ｂｒｅｎｄａｎ Ｓｏｚｅｒ）以黎巴嫩内战为例指出，跨国团体与共同对手的存在以

及国内军事组织的相对实力等是代理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⑥ 代理方自主性程度与

国内冲突或内战代理化呈现正相关性，对外部依赖度的大小作用于代理化进程：外
部依赖性较强时，特别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代理方要服务于外部国家的意志与利

益。 有研究指出，已经弱化的主权国家难以动用国家力量阻止伊朗的干预，伊朗可

以轻易扶持代理人并建立长期存在。⑦

总体来看，沙伊两国博弈代理化是权力、利益及观念极化的结果。 作为施动方，

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对抗与教派冲突等结构性矛盾的现实，使得两国具备发生冲

突的基本条件。 中东地区的诸多小国作为代理方，内部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教派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Ｉｒａ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ｙ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ｘ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ｘ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６ ／ 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ｙ⁃ｐｒｏｘｙ⁃ｗａｒｓ⁃ａｃｒｏｓ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Ａ．Ｋ． Ｐａｓｈａ，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３９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Ｇｏｌｉａｔｈ Ｗｈ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Ｗ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ｔｏｍａｃ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ｐ． ｘｉ．
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４１ 页。
Ｆａｗａｚ Ｇｅｒｇｅ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Ｍｕｓｔ 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１３ ／ ｄｅｃ ／ １５ ／ ｓａｕｄｉａ⁃ａｒａｂｉａ⁃ｉｒａｎ⁃ｐｒｏｘｙ⁃ｗａｒ⁃ｓｙｒｉａ，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Ｓｏｚ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ｘ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６３６．

秦天：《克制的伊朗：巩固“什叶派新月带”》，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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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冲突，往往需要来自沙伊其中一方的支持，经济联系、教派纽带等强化了这

种赞助者—代理人关系（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的形成。 同时，沙伊两国直接冲突甚至军事冲

突的成本太高，出于理性主义考虑，双方均选择代理人战略作为两国交锋的方式。
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下图清晰地展现出来。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因果机制图

注： 本图由笔者自制。

三、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前景

基于地区竞争需要，沙特与伊朗都想通过实施代理人战略改变地区小国国内冲

突或内战的结果以扩展本国利益，并改变、保持或恢复区域平衡。 从效果上看，当前

伊朗的代理人战略相对成功，其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站稳了脚跟，初步实

现了代理人战略的目标，并借助也门内战及胡塞武装开拓了新的势力范围。 相对于

伊朗的频频得手，沙特屡屡受挫———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逐渐巩固，黎巴嫩哈里里辞

职事件并没有削弱真主党的强势地位，也门胡塞武装势头日猛并攻击沙特本土，使
沙特的代理人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 沙伊代理人战略的成败，不仅与各自

施展这种战略的具体路径及理念有关，更与两国实力对比以及中东地区政治演进

相联。
沙特与伊朗通过代理人战略进行竞争对于地区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中东地区阵营化对峙的冷战格局趋于形成，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机

制建设。 沙伊两国博弈代理化的加剧，使中东地区多个热点面临升级的风险和危机

失控的可能，并进一步造成地区力量结构的失衡，甚至改变地区政治议程与方向。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安全稳定的最大挑战是地区势力的角逐，尤其是伊朗

与沙特在该地区的竞争将对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带来重要影响。① 几年前人们谈论

·４２·

① ［伊拉克］海德：《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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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的关注重点是后萨利赫时代该国恐怖主义势力肆虐的问题，现在也门胡塞武装

与沙特之间的直接对抗以及沙特和伊朗的暗战成为关注的焦点。 本·里奇（Ｂｅｎ
Ｒｉｃｈ）认为，两大集团不断扩大的军备竞赛等因素增加了地区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干涉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武力成为政策选择工具，可能会导致未来二十年里更大危

机的出现及新海湾战争的隐现。① 另一方面，这给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冲突带来消极

影响，进而加剧国内政治宗教派别的矛盾，一些国家的内战将长期化，伊拉克、黎巴

嫩等国甚至有滑入内战的危险。 事实上，外部力量干预国家内部冲突可以影响内战

的持续时间与最终结果。② 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之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相关国家已

出现的“弱主权”特征，国家中央政府权威下滑，以教派、部落或民族为标签的政治与

武装力量上升。 有学者指出，沙特领衔的“遏伊联盟”在中短期内既不利于热点问题

的解决，又将激化教派矛盾，可能会破坏海湾国家国内政治稳定。③ 此外，援助代理

人会加重施动方的财政负担，例如近一年来伊朗国内多次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活

动，其中就有对政府过度援助地区盟友的不满。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还将继续下

去，两国的地缘竞争与教派冲突将继续成为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一条主线。 当

然，尽管沙特与伊朗之间长期竞争及紧张关系趋于上升，但两国不会走向直接军事

冲突，因为二者不得不作为邻国相处，美国作为海湾地区仲裁者也不会允许权力平

衡向任何一方过度倾斜。④ 在两国正面军事冲突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沙特与伊朗

基于作用—反作用的刺激模式各自支持代理人打击对手，代理人战略将持续成为两

国竞争与博弈的重要方式。 此外，未来沙伊代理人战略的实施将受到以下几个方面

因素的制约。

首先是沙特与伊朗的政策走向与力量对比。 施动方代理人战略的施展意愿与

能力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尽管伊朗对于阿拉伯政治的卷入程度不断深化，但
是总体上较为克制，成为“维持现状派”，以守成之势维护既有战果。 不过，作为政教

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国内政治走向是其地区战略的重要考量，内部稳定与否

影响着其周边战略布局。 ２０１７ 年底，伊朗国内爆发示威抗议事件，起因包括伊朗的

外交政策尤其是地区政策加大了国内政治压力。 同时，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特别是由

·５２·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 Ｒｉｃｈ， “Ｇｕｌｆ Ｗａｒ ４．０： Ｉｒａ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４７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Ｒｅｇａｎ，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１， ２００２， ｐ． ５５．

金良祥：《中东地区反伊朗力量的结盟及其脆弱性》，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５１ 页。
Ａ．Ｋ． Ｐａｓｈａ，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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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保守派、务实保守派、新保守派及改革派组成的国内政治结构影响着其对外政

策的布局。 比如，新保守派主张以激进的方式维护伊朗的利益，务实派虽主张国家

利益的最大化，但以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为限度。① 有观点指出，鲁哈尼政府致力于缓

和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仍然无法摆脱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

决定了这种缓和是有一定限度的。② 当前，处于相对守势地位的沙特屡屡发动宣传

攻势，抨击伊朗的地区政策。 不过，沙特的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国内政治形势变

数较大，并制约沙伊地区竞争的进程。③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

耳其被杀案件，对于沙特王室领导层带来较为明显的冲击。 沙特与伊朗如何看待对

方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存在以及双方实力对比变化是两国实施代理人战略需要把握

的首要因素，这也是后续考察两国地区代理人战略的重要视角。 近年来，沙特和伊

朗的经济均面临巨大压力，能否持续对代理人提供资助值得关注。 有中东问题专家

指出，如果也门内战和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沙特不得不继续增加财政开支，从而加

剧其财政危机和经济困难。④

其次，沙特、伊朗与各自代理人的关系是影响两国代理人战略的重要变数。 代

理人战略牵涉的主体包括施动方与代理方，施动—代理关系并不是完整无缺的，也

并非固定不变的，其中利益是否一致及代理方自主性强弱影响着代理偏好指数的变

化。 西约姆·布朗（Ｓｅｙｏｍ Ｂｒｏｗｎ）认为，代理方的动机与利用它们的庇护国（ｐａｔｒ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的利益很难完全一致，庇护国甚至会面临失去控制代理方的风险。⑤ 在中东，

地区政治与国内政治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与复杂交织的演变之中。 施动方与代理方

的利益匹配度与代理纽带的强弱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本身会影响代理人战略实施

的条件与效果。 沙特、伊朗与各自的代理人总体上是一种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战

略利益契合推动施动—代理关系的演进，代理人自主性的增强以及施动方与代理方

利益的局部错位会影响沙特与伊朗代理人战略实施的条件及效果。 例如，其他国家

会根据地区地缘政治的自然规律，从自身利益出发，时而偏重沙特，时而偏重伊朗。⑥

因辞职风波陷入窘境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重访沙特，表明其有意再度

强化与沙特的“最佳关系”，有助于沙特在黎巴嫩持续推进代理人战略。 另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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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良祥：《伊朗外交的国内根源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３１－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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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动—代理关系不同于正式的联盟关系，缺乏正式的条约保障，双方更多考虑的是

暂时的战略默契与一致性，因此二者关系更具动态性，这在流沙般的中东政治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再次，地区国家国内政治走向影响着沙特与伊朗代理人战略的走向。 代理方国

内政治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内部政治变迁影响代理者身份的强化或弱化。 代理人战

略有效开展的前提是冲突双方均需要外部支持。 叙利亚内战与也门内战的走向，伊

拉克、黎巴嫩等国的内部纷争如何收场，这不仅影响当事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政策选

择，也会影响作为施动方的沙特与伊朗实施代理人战略的条件、动力及效果。 例如，

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覆灭，伊拉克国内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重新上升，伊

拉克各派对于伊朗、美国及沙特的政治态度及内部政治整合情况都会影响沙伊的代

理人战略。 ２０１８ 年初，沙特精心扶持的也门反胡塞联盟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总

理本·格达尔（Ｂｅｎ Ｄａｇｈｅｒ）发生内讧，影响沙特在该国代理人战略的有效推进。

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更为复杂，美国把库尔德武装作为自己在中东利益的新代理

人，激起土耳其的不满并对叙利亚相关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这导致叙利亚国内政

治派系重组，沙特支持的自由军势力下滑，伊朗扶持的叙利亚政府面临更多的内

外压力，对于伊朗的依赖更加显著，这明显有利于后者开展代理人战略。 可以说，

持续观察今后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博弈，代理方是需要深度关注和探究的自

变量。

最后，其他大国因素。 在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中，美国、俄罗斯、法国、土耳其、

埃及和以色列等国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其中，美国和沙特联盟以及美国和伊朗对

立这两对结构性关系对沙伊博弈有重要影响。 从海湾地区安全结构来看，目前真正

有实力和意愿影响海湾地区安全的始终是美国，①美国因素促进了沙伊竞争。 特朗

普执政后，美国刻意利用和挑拨沙伊关系，进而导致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 ＪＣＰＯＡ），

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强硬经济制裁，给美伊关系及中东地缘政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当然，美国虽然希望沙特与伊朗对立，但美国对沙特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它不会超

出政策设定的框架，也不愿看到局势失控，它更希望保持中东地区相对动态平衡的

权力结构。 美国的举措会降低沙特与伊朗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从而推动相关方代

理人战略的实施空间。 以色列是中东重要棋手，有迹象表明沙特有意与以色列接

近，遏制伊朗这个共同地区对手的崛起。 当前，因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对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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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极度偏袒，引起国际社会及中东国家的普遍反对。 这本身会影响到沙特与以色

列接近的限度，也导致国际社会对巴以争端的关注度有所回升。 在中东政治安全格

局中，俄罗斯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上升态势。 俄罗斯与伊朗的准联盟关系以及俄罗斯

与沙特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俄罗斯在沙伊之间的相应行动留下政策空间。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传统大国与地缘政治棋手，强势回归中东的战略意

图明显，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持续存在与库尔德问题的不断激化促进土耳其与伊

朗出现更多的战略契合，双方联合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就是一个例

证。 在卡舒吉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对土耳其与沙特这两个主要的逊尼派国家的关系

增添了变数，影响着土伊沙三角关系走向，也将间接对伊朗与沙特之间的代理人博

弈产生一定影响。

四、 结　 语

沙特与伊朗围绕权力竞争、地缘政治对抗与教派纠纷等进行地区战略博弈是近

年来中东国际关系的突出现象。 两国采用代理人战略是双方存在矛盾冲突但又不

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产物，是一种基于收益—成本考虑与风险规避的战略选择，
背后反映了目标与手段的吻合、战略与资源的统一以及信条与能力的一致。 双方均

希望在代理人战略竞争中削弱对方，从而达到低成本制衡竞争对手的目标。 沙伊两

国的代理人战略加深了中东国际政治生态的“冷战化”趋势，加剧了地区诸多小国内

部原本存在的教派与族群冲突，沙伊两个大国政治对抗格局在地区国家内外愈加

明显。
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竞争是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体现与组成部分，更是两

国对立关系的直接结果，只要沙伊竞争格局保持不变，这种代理人战略就可能继续

下去。 同时，沙伊两国的代理人战略受到两国国内政治、代理—施动关系以及美俄

大国博弈等因素的影响。 这是观察沙伊代理人战略博弈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思考

当前中东地区政治的有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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